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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场雪，就像邂逅亲密的朋友一样，
知道她会来，会在期盼中姗姗来迟。没有相
约，也不用邀约。没有雪的冬天，这片四季分
明的鲁西南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冬的。就像
一个家，没有孩子的啼哭声，就不能名副其实。

早有专家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
会是暖冬。无论寒冬还是暖冬，都不会影响雪
的到来。

这几天，天总是阴沉沉的，整体呈铅灰
色。父亲时而四下张望，时而看看天空，喃喃

道，看来要堆一场大的了，该冷不冷可要有灾
情。

我是盼望雪的。小学时，老师就在大雪纷
飞的日子里，激情澎湃地讲述：“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望着
普天而降的冬的精灵，活力也调动起来。面对
飘飘扬扬的雪，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几场大雪是留有记忆的。
那年，我居住在一个闲弃的粮所大院子

里。空落落的院子，没有了往日的热闹，显得
死气沉沉。一场雪，把寂寥、空荡给撵走了。
2009年的11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雪，一
下子把人镇住了。一夜间，白雪把粮所院墙上
碧绿的眉豆以及所有绿色的植物给来了个全
覆盖。在洁白的雪的映衬下，院子里飞来了麻
雀、斑鸠、鸽子觅食。还穿着秋装的人们一下
子进入隆冬，各类秋装纷纷下架，取而代之的
是去年积压住的冬装。

“2015年11月23日，济宁下雪了。”网友
们纷纷在自己的私家车上留言。那是一场旷
世大雪，从195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最深
处竟达50厘米，一时间，好多蔬菜大棚、加油
站顶棚、养殖场的屋顶纷纷压塌。

随之而来的蔬菜价格一路飙升！一辆载

有40吨鹌鹑饲料的汽车，在去安徽的路上翻
了。那天，我带着6个装卸工，用了1天时间
紧急救援。大雪，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每当这倾天之雪光临大地的时候，三叔总
事后诸葛亮似地说，大雪年年有，不在一九在
二九。

大雪如约而至。这下好了，正中了农人下
怀。来年的收成已不成问题，各类害虫也在这
雪的高洁与凛冽中纷纷毙命。“这场大雪，啥也
干不成了。”人们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而嘴上
爱拿雪以雪找理由。小酒喝个痛快，麻将摔得
震天响。“日子不是一天过的”，乍一闲下来的
人们也会自己劝自己。

庄户人家过日子，早准备、细盘算。不冷
时早就备下的木柴，这回有了用场。屋内春意
融融，屋外寒风呼啸，人们在这踏实的冷天里
尽情享受这雪天的惬意。

有了这场雪，可以邀着雷岛、北方枣、蓝泥
一块谈诗论赋，一起把这场雪写进诗行。屋
外，白雪优雅晶莹，屋内诗意正浓，屋内屋外都
是诗。大块煤炉丝丝吐着热气，氤氲着诗情，
荡漾着画意。

有了这场雪，明天孩子起床不会再磨蹭
了。只要一句“下雪了、下雪了，世界变白了，

小屋变高了，孩子的鼻子变红了”，他会兴奋地
立马蹦起来。堆雪人、打雪仗，乐此不疲。

你看，你看，这雪如此深沉，下得如此执
着、如此认真、如此任性、如此顽劣、如此兴
奋。优雅且固执，一如既往，不闻不问。

这圣洁的冬的使者，来到了美丽的太白
湖，来到了麒麟诞生地嘉祥，给一湖清水覆盖
一厚实的外衣，给萌山披上美丽的冬的盛装。

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这场雪再大些，再
大些。在这纯而又纯的洁白里蕴藏下无限的
力量，她的生机净化着大自然，也净化着人们
的心灵。

济宁，邂逅一场雪
赵志会

杨树条、西北岗、窑上、
家南……这些耳熟能详的名
字，是俺村的地块名。村里
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他
们识字不多，给自己的庄稼
地起名，像给自己的娃娃起
名一样，虽然有些土，但叫
起来顺嘴，记起来容易。

一块块庄稼地分布在
村子的周围，或远或近，却
是祖祖辈辈的衣食来源。
风霜雪雨，酷暑寒冬，人们
默默耕耘在这片土地上。

村里最小的一块地叫
窑上，这是村后的一块地。
据村里长辈说，过去这片地
上有一座土窑，那时村里的
男劳力都在窑上做活。后
来土窑扒了，平整后种上了
庄稼，从此把这块地叫窑
上。

俺村虽不大，下面却有
3个小组，每个小组也是1
个自然村。俺村有 200多
口人，却种着400多亩地，
因人少地多让另外两个村
组的人很是羡慕。

村里有一块最大最远
的地，在村西北角，中间隔
着邻村的两块地，离村庄得
有两公里。因地势是高岗，
又在西北方，所以村人们便
称作西北岗地。这块地虽
大，但土质不好，且离家远，
人们不愿分到这里耕种。那年土地调整时，村里群众
代表想了妙法，凡是分到这块地的，每一亩再加一分
地，才算达到满意。

村南面的一块地也不小，有100多亩，是黄土地，
地质好，离村庄也近。因在家门前，人们便习惯称作
家南地。住在最南面的农户还在地头上留出一片，种
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这块地是村里最好的地块，离
家近，收获耕种都方便，也是都想分到的，分地的代表
商讨后决定，这块地人人都有份。

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里买了楼房，安了
家。他们把土地流转给村里的种粮大户，自己在城市
里打工谋生。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里，他们每天都很
忙碌，平时很少回到家乡，更不会到自己的庄稼地。

村里偶尔有两户种地的，也是年岁较大的。年轻
人只有在过年或者清明时，才会带着妻儿回家。他们
有的已不知道自己的庄稼地在哪里，但他们一直记得
那些熟悉的地块名，每逢提起心中都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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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走进县里
的一家国营企业。既来之，则安之。我从不
敢懈怠，一切还需靠能力说话。几个月后，自
己的付出，终于得到老总的认可。从不跟我
讲话的他，见面时竟会主动打招呼。一年后，
我还是离开那里。

达者不恋故土，仁者不忘故土。为了人
生中更加丰富的色彩，我还是选择去了南
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次次站在高楼
林立的街道，谁又会注意到你的存在？工作
之余，一次次浓浓的思念，埋在内心深处时，
我开始用笔墨记录日子……

当文字渐渐涂满一本本日记，在一次偶
然的机会，从网上结识了故乡的一位作家。
他的作品给我很多启发，更想着自己的文字
也能呈现“豆腐块”式的墨香。也从那时起，
我正式接触到《济宁日报》副刊《文化周末》。

在《文化周末》发表的第一篇小文是《新
年的丸子》，尽管它处处透着一丝青涩，还是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墨香的魅力，感受到爬格

子的快乐。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周末》这个
平台，一次次给了我锻炼的机会，也更让自己
坚定了写的信念。

现在想来，非常感谢成岳老师的厚爱与
鼓励，总让漂泊在外的我，乐于偷一丝闲暇，
伏案疾书现实与梦想。陆续有文章发表于
《文化周末》，比如《故乡的花果山》《跟着父亲
割麦子》《乡音最美》《吃秋的思念》《有的邂逅
是留给铭记的》等数篇小文。

《故乡的花果山》曾被老家微信平台转
载，上面的介绍我是鱼台籍作家，现在想来甚
感惭愧。那时的我，不过是一位初学者而已，
因为成岳老师的厚爱，有了那份墨香，才让更
多的人见到我的作品。

《跟着父亲割麦子》收入了《济宁日报·文
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下卷，里面的文章更
让我读懂了孔孟之乡、大美济宁。《乡音最美》
记录了我在工地的经历，当你走出家乡，才会
真正懂得什么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吃秋的思念》，不免让人想起童年的秋
天，天那么高、那么蓝，蓝蓝的天空下，有多少
吃的回味是难忘的童年。《有的邂逅是留给铭
记的》，常使我想起给予我帮助的田老师……

时光不能倒流，惟有记忆永恒，留在心
底，更情不自禁描绘于笔端。多少往事如昨，
一篇篇小文，总在回放着人生中的一个个片
段、一个个故事，更讲述着与《文化周末》一段
段不了的缘……

我在他乡的济宁之缘
浙江湖州 范中超

淡淡的黄菊花盛开的时候，我尊敬的老二
哥已经走了两个多月。在86周岁生日前夕，
他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尽管他近年来身
体每况愈下，家人、亲友对这一天的到来，也有
思想准备，可这一天真的来到了，熟悉他的人
都不认为是真的。

二哥出生于1937年10月，和他的大多数
同龄人一样，童年的生活饥寒交迫，苦不堪
言。幼时跟随父母常年在外漂泊，稚嫩的双脚
往南踏上过江南水乡，向西迈上过黄土高坡。
为了混口饭吃，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和六朝古
都西安，他曾在马戏团里打拼。

他在六七岁时流落到安徽淮北某地，当地
一户没有子嗣的财主看他浓眉大眼，长得精
神，头脑机灵，便收养了他。比起逃荒的日子，
生活自然是很富足的，然而好吃好喝、衣食无
忧也挡不住对亲生父母的深深想念。他常常
一个人站在墙根郁郁寡欢，发呆流泪。父母对
送出去的孩子更是时时放心不下，经常在财主
家外徘徊。

财主家的二女儿，好心的大辫子二姐对他
很好，经常带他玩耍，看透了他的心思，悄悄
问：“放你出门后能找到父母不？”他点点头说：

“行！”等到傍晚时分，二姐虚掩上大院的后门，
让他偷偷溜了出去。

旧中国灾荒连绵，战事频仍，哀鸿遍野，百
姓生活难以为继，逃荒要饭的人们更是找不到
安身之处。在外吃尽苦头的一家人，幻想着老
家的光景也许好些了吧，决定返回老家。

夏顶烈日，冬冒严寒，二哥跟着父母一路
乞讨，长途跋涉，终于进了山东境内。父母指
着前方的一座高山，告诉他，孩子，记住那座
山，它叫峄山。峄山再往北走就是济宁城，到
城北三十里地的房葛铺，就到咱们的家啦！以
后长大了自己再出去要饭，千万别忘了回家的
路，别忘了多给咱一口饭吃的好心人！

多年之后，二哥也没忘记当初放他回家的

大辫子好心二姐，童年在二姐家的情形常常在
他眼前浮现。好心的大辫子二姐还好吧？他
常常这样自问。上世纪80年代到安徽开会
时，二哥曾恳请当地有关部门寻找二姐的下
落，想去当面致谢，遗憾的是二姐过世了。闻
此噩讯，二哥一阵阵心酸，心里久久难以平
静。之后，每每谈起此事，总是唏嘘不已，成为
他后半生的一块心病。

新中国成立后，二哥一家总算过上安稳日
子，用一口袋高粱换出去的妹妹也找了回来，
客死他乡的爷爷终于得以回家安葬。

满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二哥学习刻
苦用功，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作为新社会优
秀青年代表，在1955年8月，尚未满18周岁
之时，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
济北县城二十里铺胸戴大红花应征入伍。

在军营，他常以亲身经历控诉旧社会的罪
恶，歌颂新中国的美好，让广大士兵充分认识
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
没有幸福生活的道理。

二哥天资聪慧，口才颇佳，他的报告生动
形象，常能引起听众的共鸣，博得阵阵掌声、欢
呼声，激发了战友们爱党爱国的热情，增强了
同仇敌忾、苦练杀敌本领、誓死保卫祖国的坚
定信心和坚强意志。

二哥在1963年转业到县里工作，一年后
调济宁地委机关，从此与政策研究和新闻宣传
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90年到省委机关工
作，二哥干一行爱一行，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
发表文章十多万字，撰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
有17篇获得省和国家级优秀奖、一等奖、特等
奖。难能可贵的是，他起草的关于加强民营企
业党的建设的调研成果，进入了高层决策。

在36年“爬格子”的生涯中，二哥养成了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好习惯，真正做到了活
到老、学到老。70多岁时，应邀到学校为教职
工作师德报告。83岁高龄，还在撰写学习体
会文章，并结集成册，用以教育家人和后生。

二哥当年是机关大院公认的笔杆子，工作
中善于发现人才，重视培养人才。他的一个在
基层单位工作的远房亲戚，口才文笔都不错，
他发现后想把这个亲戚调到机关工作。派人

去考察时，基层单位反映，还有一位从年龄、学
历等方面更具优势的同志，更适合到上级机关
工作。他毅然决然放弃亲戚，选调了那位更合
适的同志。

二哥胸怀坦荡，性格开朗，作风正派，律己
渡人。对下属严格要求，批评人不留情面，关
心人也无微不至。他常讲，严是爱，宽是害，拉
拉扯扯坏一块。尽管他有时批评人过于严厉，
让人下不来台，但事后没有一个人耿耿于怀。
他的众多下属都成为栋梁之材，多名担任地市
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走上了正处级领导岗
位。

他对同事的真诚，对下属的关心，赢得了
尊重，退休20多年，还有不少在外地工作的老
部下常来看望他。

二哥是个有情怀的人，兴趣爱好广泛，从
上小学时就喜欢背诵古诗词、阅读古典小说。
长期从事文秘工作和政研工作，也让他深深领
悟到，经常学习古典诗词，对于提高观察、思
维、综合概括能力，拓展意境，挖掘内涵，升华
表述，精炼语言，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都大有裨益。

他长期订阅《诗刊》《词刊》等文学期刊，用
心搜集一些古典著作，在业余时间学习。每到
一地调查研究，听完情况介绍或参观指导后，
常常即席赋诗，并现场朗诵。既抒发了感情，
又答谢了友人，活跃了气氛。山东大学资深教
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吴开晋老先生评价

“其构思敏捷、出口成章的能力让人称道”。
二哥的诗词内容广泛，题材多样，体现了

一位革命老同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人民群
众疾苦的体察。许多歌颂祖国现代化建设成
就，歌颂人民群众逐步过上小康生活的作品，
皆写得热情洋溢，感人心怀。如《赞煤矿工
人》，以生动感人的诗句，赞颂了煤矿工人的忘
我劳动和为祖国做出的贡献。《赞济南》《登泰
山》《济宁好》《邹东美》等，都形象逼真，令人神
往。

出身寒门的二哥，始终没忘记父老乡亲。
老家的人都以他为荣，以他为标杆教育后生。
当年来济宁求医、打工的乡亲，再穷再脏，无论
到他办公室还是到他家里，他总是热情相待，

尽心帮助，从不嫌弃。不过，有违原则的忙，二
哥从没帮过。当初与他患难与共的发小，想让
他给孩子安排份体面的工作，被他婉言拒绝。

每逢春节，他常常回村看望老党员、烈军
属和亲戚长辈。一次到我家时，看到我低头写
作业的情形，就鼓励我说：“听说你学习成绩很
好，要不怕吃苦，发奋学习，努力考上大学；要
把字练好，把文章写好，争取长大后有点出
息。”改革开放初期，考大学是很困难的事，我
也一度没有信心，正是他的鼓励，我才发奋努
力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参加工作后，二哥一直关心我。当我告诉
他，我的文章在教育系统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了
一等奖，在地方报纸也发表了小评论文章，他
很高兴。然而，当我顺势提出让他帮忙调动工
作时，他却断然拒绝说：“你科班出身，又比较
好学，将来能成个好教员。你忠厚实在有余，
应变能力不足，从事机关工作难有大的作为，
还是安心教书吧，不要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
山高。”

当他知道我因偶然的机会到机关工作后，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从他犀利的目光中，
我感到他是有遗憾的。几十年来，二哥多次向
我传授为人、为学、为文之道，教给我开展调查
研究的方式方法。在机关工作30多年，我虽
没有干过大事，但坚持正派做人，踏实工作，多
次获得记功或嘉奖。二哥的品德和言行浸润
了我的人生。

二哥一生对组织忠诚，待人真诚，勤奋敬
业，淡泊名利。人若松风过，品如淡菊存。我
尊敬的二哥，您并未远行。

人若松风过，品如淡菊存
李辉

明初，曲阜孔府有“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清初
增为“六屯、七厂、十八官庄”，这些祭田（祀田）由佃户
世代耕种。其中，“为官庄十有八，在曲阜者十
二，……在泗水者四，曰西岩庄，曰安宁，曰魏庄，曰戈
山厂；在邹县者二，曰鲁源庄，曰黄家庄”。

孔府有专门机构管理祭田，官庄有总甲，下辖的
自然村有小甲。小甲是孔府管理官庄佃户的代理人，
每人一般有耕地五大亩，称“粮饭地”，不向孔府交租，
以土地收入代替俸薪。

西岩庄官庄，包括今金庄镇官园（旧称西岩庄）、
孔家庄、卞家庄、三角湾、晋家庄、洼里、高家岭等村；
安宁庄官庄，包括今柘沟镇圣府岭（旧称安宁庄）、杨
柳镇西张家庄（旧称小安宁庄）；魏庄官庄，包括今柘
沟镇柘沟村、魏庄村、西大厂，今杨柳镇小厂、孔家村
等村；戈山厂官庄，包括今金庄镇戈山、西马头山、石
井庄、大泉等村；邹县鲁源庄、黄家庄官庄，在今泗水
县有6个辖村，即圣水峪镇救驾庄（旧称臭家庄、仇家
庄）、鹿鸣厂（旧称芦平厂庄）、小官庄、于家庄、芦沟、
庠厂等村。又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今泉林镇
东部历山村一带有“历山官庄”。

泗水官庄土地并非一成不变，由于钦赐、官拨、购
买、捐献、投献、诡挂，以及寇乱兵荒、佃逃地荒、售卖
等原因，数目不断增减。从洪武元年、二年到1928
年，祭田保持在50多顷至70多顷。

这些官庄祭田的耕种依靠着大量佃户，祭田免
税，不免丁银，由孔府转交官府。佃户租种祭田，每年
要向孔府交租。清朝时期，戈山厂、魏庄官庄上缴租
银，前者每亩缴银六分至一钱六分，后者每亩缴银一
钱至五钱；民国时期，西岩店上等地每年每大亩实交
麦、豆、谷110公斤左右。

佃户每年要为孔府无偿服役若干时日，即劳役地
租。官庄中还有庙户，种祭田而不交租，主要负责孔
庙祭祀花炮差、冰冻差、天棚差、林柴差等“四大差”劳
役，有时也折为银两。

花炮差，是春节为孔府制作鞭炮、烟花；冰冻差，
是冬季封冻时凿冰储冰，供孔庙夏日祭祀时保存肉类
瓜果；天棚差，是夏季在孔庙大成殿露台上，用杉杆、
席片搭建天棚，祭祀时防雨；林柴差，是每年夏历八月
十四至九月二十五，清理孔林内杂草、枯柴。

孔府曾在泗水官庄设立义集，“不正式向孔府交
税，从交易中抽取的行用钱或过斗余粮，一般用于地
方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义学膏火之类，或用于本地
迷信事业如祀神祀孔之类”。

在封建社会，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民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低下。遇到蝗虫水旱之灾，粮食
大幅度减产，或者土匪肆虐、杀人放火，很难完成租
粮。即使官庄总甲、小甲禀报灾情，请免租粮，孔府往
往答复“不论丰歉，均按旧章交纳，向无蠲免之例”“灾
歉非常有之事，祀田无抛荒之理”。

当然，佃户们也不愿逆来顺受。如，清代嘉庆十
一年春，孔府管事陈见侯催逼麦租，被“鸣钟聚众”驱
逐；秋季，孔府派出四品执事官孔毓升去“坐镇”，佃户
依旧抗租不交，后来他寻衅殴打佃户赵连奉，酿成“鸣
钟聚众抗租围困官宅”，200多佃户手执农具，要求“集
体退佃”。

民国以来，戈山厂等17个村庄向外发出通告，串
联抗租，佃户张方策等抗租退佃，西岩庄等3个村庄

“七八年抗租不交”等。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农村土
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孔府在泗水的官庄祭田成为历
史。 ■本版摄影 许双福

泗水旧时的孔府官庄
庄新明

读过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思虑了很久，决定写一写济宁的冬天。
冬天的北方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雪，寒风，滑溜溜的路面，冰封的

河面，路边叫卖的烤地瓜的人，还有一只野猫蹿过街巷。
就如同每处山河有每处山河的颜色，济宁的冬天，透过路边的橱窗就

能看到不同。卖馒头的商铺天不亮时便要开锅，天蒙蒙亮时便有人来买，
揭开一笼的馒头，“哗”的一下子，满是独属于冬天清晨的热气，迎面扑来。

“冷啊今天。”
“听说还有寒潮白？”这个“白”，是济宁独有的语气词，相当于“吧”“是

吧”“对吧”“是不”。
“好嘞老师，慢走。”这里的“老师”也不是教书育人的老师，而是“师

傅”“先生”之类的尊称，“师”却也读作“丝儿”。这个书面的“老师”，在济
宁的口语中就是“老丝儿”……熙熙攘攘的济宁话挤满了人间烟火的街
头。

济宁人说话总是有个习惯，不确定年纪和职业的，总是唤一声“老丝
儿”，很多人带着不成文的态度揣摩着，大概是我们这里因为孔子老家的
缘故，总是对老师高看一眼，所以时间久了倒也是个尊称了。

的确，济宁人也称别人“老师”，但“老丝儿”的频率也旗鼓相当。
冬天的济宁，夜里总是风呼呼的，像狼嚎，但远没有我在荒原上听到

的震撼，大概总是因为在城市，风的穿梭到底不那么自在。
冬天，窗户会被厚厚的冰冻住，得用热水“呼”一下子泼在窗上，淅淅

沥沥地才会化开。打开窗户便是一股寒风，夹着冰花，以及屋檐或者水管
上长长的冰锥。

下雪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只要雪大一些，课堂便要下
学。打雪仗、堆雪人、躺在雪窝子里，都是撒欢的法子。打完雪仗总是一
肚子寒风，以及冻得又痒又辣的手。下完雪的明后天，基本都是晴天，雪人
在朝晖下亮着，然后渐渐化掉，最后只有地上的两粒纽扣，一个萝卜墩子。

烤地瓜的摊子总是在街角出现，是个老大爷，干瘦干瘦的，穿着个蓝
色棉袄，戴着顶垂耳帽子。他的炉子是土炉子，香味却传得很远。每次从
澡堂子回来以后，都忍不住买个地瓜。

大爷仔仔细细挑完，眯着眼摆弄着杆秤，而我等着付账，然后咬一口
烤得又香又软的地瓜，烫得呲牙咧嘴地换个手拿，太烫了。地瓜的热气慢
慢升起，慢慢融入冷空气中，又慢慢不见了，这是小时候的一种仪式感。

长大后我不用去澡堂子了，但却再没有遇见过烤地瓜的老大爷，也看
不着用土炉子烤的地瓜了，甚至，连烤地瓜都没有了，心里总是遗憾的。

过完年便是春天，冬天也悄悄隐去，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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